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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○九　尋職

第二年秋，O主任晉升院長，N教授做了系主任，擴張他及秘書的辦公室，使淵明仍與H教授共室，他不服，說：

「O主任答應我今年有自己的辦公室。」

「你是不是跟H教授鬧彆扭？」

「我跟他相處得很好，常常聊天，因為這樣，更需要自己的辦公室。」

「你仔細想想，下午再來找我。」

下午他來找N主任，N主任說：

「你想清楚了沒有？」

「想清楚了，我認為數學系不可言而無信①。」

N主任騰了一間辦公室給他。

N主任的作風跟O主任大不相同。O主任有學問，去過普林斯頓，有權而不用，教授想走，他便加薪留人，留不住，向沒走的道歉；學生超過三十人一班，他也向教授道歉。N主任學問不多，必須攬權，教授想得些甚麼，必須去求他，讓他覺得自己是慈善家，把福利施捨出來。淵明以為擁有辦公室是當然的權利，得罪N主任而不自知。他跟N主任說想清楚了，實在是沒想清楚，想清楚的人一定能善解上司意，趁機奉承。H教授討好了N主任又得到辦公室，可謂一舉兩得，升級在望。

回說根據在香港簽的合同，淵明在美國執教一年半以後必須回C大執教。他寫信回C大，對方遲遲不理，他求助於大學服務社。高壓之下，C大回信，先恭賀他在名校榮獲博士，然後歡迎他回來做全職助教②、③。大學服務社跟他說：

「他們瘋了，但沒犯法。我們給你回香港的旅費，你自由了。」
淵明開始高興，後來發現自由相當於失業，趕着申請加拿大的職位，請代教授、赫姆教授及希爾伯教授寫介紹信，結果沒找到職位，後接代教授來信，說去了英國，因大罷工不知他在申請教職，沒寫介紹信。他又趕着申請加拿大剩下的大學，只要求有資格頒發博士學位。不久接到葆祿大學的面試通知，依約飛底特律，但關口稽查員跟他說：

「不能給你進加拿大，進去了便回不來。」

「為甚麼回不來？」

「你的簽證不到半年就過期了。」

F主任跟他說：

「我們可以在旅館會議室面試。」

他心想，辛苦準備的演講，決不能被糟蹋掉，因此說：

「改期再來面試行不行？」

「行，但我們只能付你來回一次的費用。」

「沒問題，我馬上去芝加哥辦簽證。」

他回S大後一天便坐火車趕去芝加哥，恰好有中國人邀簽證官吃年夜飯，簽證官也許想表示友善，很快就簽了。

重回大街時只見銀雪紛飛，冷中，發現大衣不見了，沒走幾步就不得不躲進商店。

天色轉黑，商店紛紛關門，他被擠出店外，冷縮在屋簷下，打顫之際，忽然有一架計程車在街旁停下，一個黑人司機叫他上車，說：

「這是芝加哥，天黑以後在街上走不安全，你想去哪？」

「坐火車去S大，還沒到點。」

「你怎麼不穿大衣？」

「不見了。」

黑人把自己的大衣脫下，說：

「你先穿上，下車時給回我。我送你去灰狗站，那裏最安全，也方便④、⑤。」

回家後他被梅芳罵了一頓，她懷疑他在芝加哥鬼混。他掛電話給F教授，說已辦妥簽證。

一週後他來到葆大，F教授、Z教授及M教授向他介紹本科及研究院課程，課程遠比S大強。介紹完畢以後演講，他熟得像去S大應徵時一樣，甚麼該寫在黑板上，甚麼該擦掉，早已安排好。演講完畢以後，黑板上留下的剛好是內容摘要，圖文並茂。他在S大圖書館查過葆大教授的陣容及專長，因此Z教授問拓撲，他用KELLEY氏及BOURBAKI的書來發揮，W教授問微分方程，他用積分算子的不動點理論來發揮……

加州政府曾揚言可以吸收全美十年培養出來的博士，只是才五、六年，北美每年製造兩千個數學博士，貶值到找不到事做。淵明跟八百人爭葆大教職能脫穎而出，與他的天份、學問及認真固然密切相關，但最大的理由是他得了僵腐症，早已收性做人，老成穩重，不許有失！稍微有失，包括育嬰及英語，都會被梅芳及時批評。

演講後沒多久，F教授召他入辦公室，說：

「我們還沒開會，但一定請你，為期一年。」

「安穩對我十分重要，請一年我不能接受⑥。」

F教授帶他逛街，只見整個城被雪蓋住，潔白如銀。冷雨結冰，把樹枝一層層包住，墜成一座座宮燈，令他想起幽燕，想起史小。校園裏面的尖頂教堂又令他想起貴陽，想起素英。啊，他累了，無奈中想獲得歸宿，卻不知要獲得甚麼及怎樣獲得，眼前的景色喚起了奄奄一息的憧憬，跟他說：

「在這裏歇吧！」

回S大不久，他收到F教授的信，聘他為助理教授，代將度假的A教授，合約一年，並補上一信，表示願意永遠請他。後來阿大及麥大也寫信來聘他，但葆大跟他有情，怎能不專一呢？他立即向S大告假，等待着秋天的到來。
【評註】
1 淵明不通世故。

2 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？

3 評評：淵明失馬已許多次，若留在香港，早被陰乾（陰乾即蒸發於無形）！

4 原以為在外國人情是極淡漠的。

5 評評：莫人云亦云，世間有百餘國，無數地，人情到處有，只看碰到甚麼人！

6 聞此話，差點淚落：遊子急需歇腳處。

















